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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与环保协同发展的生态旅游愈发受到重视，而环境知识教育则是其必不可少的功能。本文基于国内

外环境知识内部维度结构的研究，在心理学视角下进行分析，提出生态旅游中的环境知识教育可分为客

观环境知识教育、主观环境知识教育两个层面。前者强调传递与环境相关的信息类型，后者指对自我实

际环境知识水平之感知的提高。在客观环境知识教育层面，生态旅游的环境知识教育内容需以行动知识、

有效性知识和人–环境系统知识为主，并应着重突出其中与个体或人类直接相关的部分；而在主观环境

知识教育层面，教育内容的语言与文字表达则需要具有自然拟人化的特征和促进自然共情的效果。但目

前国内相关研究还较少，未来仍需进一步进行主、客观环境知识维度结构的本土化研究，以及主观环境

知识影响因素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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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tourism, which develops in coordination with 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ducation is an essential function of 
ecotourism. Based on the internal dimension structur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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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knowledge education in ecotourism can be divided into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
ledge education and su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ducation. The former emphasizes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is taught,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improve-
ment of self-perception of people’s actu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level. For objective environ-
mental knowledge education, the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ducation in ecotourism 
should be based on action knowledge, effectiveness knowledge an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knowledge, and should highlight the parts directly related to individuals or human beings. In sub-
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ducation, the language and writing of educational content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morphism of nature and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em-
pathy with natur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e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it’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udy the localiz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dimension structure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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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旅游是旅游业与环境保护二者协同发展、双向促进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工作方式[1]，是目

前旅游方面最受倡导的理念之一[2]，被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定义为“保护环境、维持当地人民福祉并涉及

解说与教育的一种责任化自然区域旅游”。经过约 40 年的长足发展，生态旅游已延伸为一个涵盖社会、

经济、文化与生态的复杂概念[3] [4]。基于自然性、保护性基础上的环境教育功能则是贯穿于各种形式概

念的共识准则之一[2] [5]，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旅游的“试金石”[6]，甚至还被称为生态旅游的灵魂[7]。
正是由于环境教育的承载，才使得生态旅游成为了践行当代可持续理念的最合适形式[8]。可见，环境教

育在生态旅游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生态旅游中开展环境教育的目的在于向公众讲授自然环境的功能[9] [10]，使得人们从知识与理解

开始，经过一系列阶段以最终促成个体的责任与行动[11]，即做出更多亲环境行为(或称环境责任行为)。
获得环境知识是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必要元素之一[7]，也是提高人们环境意识的前提[12]。由旅游景区

的印刷物、标识牌、现场解说等环境解说系统构成的环境教育体系各组成成分，均旨在向游客传递环境

知识[13] [14] [15]，并且环境知识本身也是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16] [17]。 
但是，关于环境知识能否促进亲环境行为却存在着争议。Melissa 和 Jeffrey [18]对美国保护区内“无

痕”(Leave No Trace, LNT)计划课程的研究显示，参与者经过课程培训后的环境知识水平有显著上升，但

环境知识的提高与其行为改变无关。Kollmuss 和 Agyeman [19]在回顾以往研究之后甚至提出环境知识与

亲环境行为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而另一些研究者则着眼于环境知识的内部维度结构，认为不同类型知识

预测亲环境行为的能力具有差异，只有适当的知识相互作用才能促进亲环境行为[20] [21]，并陆续得到了

更多的实证研究支持[22] [23] [24] [25]。 
综上，本文结合国内外环境知识研究现状，试图对当前环境知识维度划分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并据

此为生态旅游中环境知识教育体系内容的构建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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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知识的维度划分 

不论基于何种理论意义对环境知识进行划分，实证研究中均需要对参与者所具有的环境知识进行测

量，而测量在某种意义上亦反映了研究中环境知识的内涵与本质。对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而言，最常见

的环境知识测量方法均为问卷法，其中所采用的量表类型又大致可划分为两种——二元量表或单项/多项

选择题形式(仅对错之分)、李克特量表形式(多为五、七级计分，涉及主观评估)。从测量方式所蕴含的本

质差异来看，前者指代的是参与者真实具有的环境知识，而后者实则为参与者对自身所具有环境知识多

少的主观自我评估，而非实际的知识储备，此即为客观环境知识与主观环境知识之异[26]。国内已有相关

研究显示，两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并不高[27]，具有实质性差异，并且环境知识的主客观之异也逐渐受到了

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注意与研究[25] [28] [29]。因此，本文将基于这两个方面进行环境知识的维度划分探讨。 
对于客观环境知识的一般化分类而言，以国外 Kaiser 和 Fuhrer [20]、Frick 等人[23]所倡导的三分法

最为实用，即环境知识被划分为：系统知识——生态系统运作方式与环境问题、行动知识——可能的行

动选择和有效性知识——特定行为的环境效益。而系统知识进一步由 Díaz-Siefer 等人[22]细分为了地理

–环境系统知识(生态系统的运作与功能)、人–环境系统知识(人类如何造成环境问题)，此二者的根本差

异在于是否与作为个体的人或人类直接相关。实证结果显示，行动知识、有效性知识与人–环境系统知

识能直接促进亲环境行为[22] [23] [24]。 
相对来讲，国内对客观环境知识的维度划分尚探讨不足。大多数研究者将环境知识视为一个整体(或

项目打包为单一变量)进行研究而忽略了其内部异质性，研究结果多数显示了作为整体的环境知识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30]-[35]。但是，将环境知识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的做法可能会抹去其内部结构差

异所导致的效标效度差异，并且该做法本身由于太过宽泛也难以对环境知识教育提出针对性指导建议。

相反，有少数研究基于内部维度划分视角发现：一般环境知识、环境行动知识二者[36] [37]以及日常知识、

专业知识二者[25]之间的预测能力的确存在差异，其中一般环境知识无法直接预测亲环境行为，其余三者

则对不同亲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的预测能力。并且，此处的一般环境知识、环境行动知识的划分方式和研

究结果与国外研究[20] [22] [23]部分一致。 
对于主观环境知识的研究目前还相对较少且零散。有许多研究者在未注意知识的主、客观之异上，

无意中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测量主观环境知识，并将其等同于环境知识[31] [38] [39]。总体而言，不论国内

外，该方面的研究鲜少有一般化分类方案出现，而多以针对特定环境议题为主，如：固体垃圾分类[40]、
绿色住宅[41]、绿色计算[42]等。其中，多数类型不仅能直接预测亲环境行为，还能通过环境态度的部分

中介作用促进亲环境行为。但目前可见、具有较强实用意义并接近一般化分类的主观环境知识维度方案，

仅有我国 Wang 等人[43]基于环境教育的科学导向与政策导向所划分的：1) 对环境问题了解程度的传统

科学知识；2) 对生态文明战略了解程度的政策导向知识。其研究发现两者均能显著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

且政策导向知识的直接预测作用更强，但传统科学知识能够通过提升环境态度而促进亲环境行为，而政

策导向知识却会使环境态度恶化。 
依据上述讨论，可见环境知识本身的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从客观环境知识、主观环境知识

两个最基本的层面出发，对生态旅游中的环境知识教育进行分析。 

3. 生态旅游中的环境知识教育 

3.1. 客观环境知识教育 

客观环境知识教育即为信息传递，强调信息的类别与本质。前文提到，行动知识、有效性知识与人

–环境系统知识对亲环境行为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该方案在国内也存在着一定的适用性。因此，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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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环境知识教育内容的构建中，环境知识介绍[13]可以更加细化为：具体可以如何做(行动知识)、某种

做法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效性知识)等，而不是单纯地讲述“不能怎样做”。对景点状况的介绍

则可以更加集中于与人类行为直接相关的部分，例如：1) 当地政府机关、公益组织、公司等采取了哪些

措施去建设景点并兼顾环保事业、当地社区居民如何参与到生态旅游建设之中(即社区参与模式)、哪些人

做了什么行为损害了自然环境、工作人员每天如何维护和养育动植物生长等等；2) 对于具有观赏价值的

动植物、奇美壮丽的自然景观、宜人舒适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则可以强调其对于作为个体的人们有何种

审美体验优势、健康价值、社会价值等等。总体而言，即着重突出其中行为、审美体验、价值等与人(或
人类)直接相关的各种成分。 

但是，对整体生态旅游景点的自然地理现状(与人并无直接关联)的介绍，如：位于何种气候带、占地

面积、拥有珍稀物种数量等的地理–环境系统知识，并非没有必要出现，而是相对来讲可以缩减一定的

比例。因为这类知识属于旅游的必备功课，而且总体系统知识虽然无法直接促进亲环境行为，但仍可经

由行动知识、有效性知识产生间接促进效果[23] [24]，只是相对较慢而已。 

3.2. 主观环境知识教育 

依据定义来讲，主观环境知识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促进环境知识自我感知的教育，即让

人们不仅接收到客观环境知识，还要使其能够感知到自己具有相应的知识。这与环境问题感知[44]能力的

促进有所差异，其中环境问题感知的对象是参与者居住地区的真实环境状况，而主观环境知识的对象是

个体真实具有的客观环境知识。如果说客观环境知识教育强调教育的内容，也就是知识本身所表征的信

息[45]具有何种逻辑属性，那么主观环境知识教育强调的则是强化知识被吸收和被提取的全过程，即记忆

的编码、巩固、提取三个阶段。而记忆的影响因素中，以情绪情感尤为重要。 
不论愉快或不愉快时刻，具有情绪和情感意义的事件均更易被记住[46]。事前的情绪唤醒即便是很微

弱也能够增强随后的记忆，而事后的情绪唤醒也能巩固先前的微弱记忆，即情绪的唤醒同时影响着记忆

的编码与巩固[47]。并且，在记忆信息的再认提取中，情绪信息的表现也优于中性信息[48]。可见，当环

境知识附带有情绪信息时，其教育效果将会得到增强。这种认知(知识)与情感相互结合以促成教育效果的

趋势，与当前亲环境行为认知–情感整合模型[49]的逐步流行颇为一致。 
依据促进亲环境行为的情感路径，可见自然共情与自然拟人化对促进环境知识教育的作用尤其明显。

自然共情是指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共享情绪体验[50]。已有研究发现，在面对受伤的动物时产生共情情

绪反应会促进参与者的环境关心[51]与亲环境行为[52]。自然拟人化则是将人类特质(包括物理特征、情绪

情感、意识等)赋予自然界的动、植物[50] [53]，其不仅本身能直接促进亲环境行为[54]，而且还与自然共

情关系密切，常通过自然共情的中介作用促进亲环境行为[53] [55]。在生态旅游中，自然拟人化、自然共

情的效果也已得到相应研究的支持。赵莹等人[56]通过网络情景对音、视频拟人化解说进行研究，发现听

觉与视觉的拟人化解说均能提高包含行为引导在内的环境教育效果。而在野生动物的观游中，包含情感

信息的解说也比无解说、责任解说、知识解说具有更好的环境教育效果[57]。 
因此，生态旅游中环境知识教育内容的构建除了需要提高行动知识、有效性知识与人–环境系统知

识的比例，还需要在这三种知识的表达形式、景区自然之美的介绍上，尽可能贯彻自然拟人化与自然共

情原则。不论标识牌、印刷物，还是专业人员的解说内容，都需要更多地采取拟人化表述和情感化语言。

但是，虽然强调知识与人的相关(如自然拟人化、人–环境系统知识等)，同时也需注意切忌避免人类中心

主义(即人类与自然界其他事物之间不平等，强调人对于自然的支配作用、维护人类的利益) [58]表达方式

的使用，并要增加动植物作为施事者的积极动作过程表述和心理感受表述，例如：避免将动植物称呼为

“它”、九寨沟旅游文本中“可爱的松鼠捧着美味细细品尝，或低头啃咬、或抬头回味”[59]等。现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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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也可以更多地引导游客体验、观察自然之美，或者引导游客关注到自然环境的破坏情况等，以尽

可能唤起游客积极、消极的情绪体验。另外，对于旅游景点建设来讲，则需要更多地开发那些能够激起

游客体验兴趣，并能有效唤醒其情绪体验的旅游设施和旅游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主观环境知识的一般化类别中还有政策导向知识。政策导向知识本身的确可以促进

亲环境行为，但是不断强化该类知识可能会对环境态度造成消极影响[43]。因此，相关环境政策的知识需

要纳入客观环境知识教育内容，但不需要通过自然拟人化、自然共情等方式进行主观感知强化(即：必须

有，但不必总是强调)。 

4. 总结与展望 

生态旅游的发展日趋蓬勃，其中的人–地问题也日益凸显。除不合理开发外，游客行为也是生态旅

游对环境造成反向破坏的重要原因[60]，加强其环境教育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环境心理学视角

及环境知识的异质性，提出生态旅游中的环境知识教育可经由客观环境知识教育(与环境相关信息的传递)、
主观环境知识教育(对自我所具有相应环境知识之感知能力的强化)两个层面进行。总体而言，需要在教育

体系内容中提高人–环境系统知识、行动知识、有效性知识的比例，在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提

高与作为个体的人或人类直接相关的知识内容。另外，还要尽可能采用自然拟人化的形式进行解说、讲

授以及标识牌与内容物文本的构建，并重视能够诱发游客积极或消极情绪情感的相关内容。 
但是，当前国内对于主、客观环境知识内部维度的研究尚显不足，未来可就其一般化维度划分方案

做出更详细的本土化研究，并对主观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进行更多探索。同时，也需要结合心理学、认

知神经科学的相关内容，在自然情境下研究环境知识促进亲环境行为的详细机制，以为环境知识教育的

开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环境知识教育内容的表达形式(即主观环境知识层

面)来讲，其与生态语言学的关联很大。自然拟人化可以从生态话语分析的主要框架——系统功能语言学

分析框架中的及物性(由过程延及目标)、施动性(动作过程对环境的影响)、致使性(动作行为间因果关系) 
[61]等分析中体现，自然共情也可体现于及物性系统中的心理过程、评价系统中的情感与鉴赏子系统等[59] 
[61]。可见，生态话语分析的诸多研究结果可以为自然拟人化、自然共情文本的构建提供启示。因此，生

态旅游中的环境教育乃至整个环境教育与环境心理学、生态语言学的融合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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